


中国近代战争史
（第二册）



第八章  收复新疆的战争（1876 年 7 月—1878 年 1 月）

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
斗争的日益加剧，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角逐激化，对中国西部边境的安全
构成了直接威胁。1865 年（清同治四年），中亚浩罕汗国（今苏联乌兹别克
共和国境内）军事头目阿古柏①，在英国支持下，率兵侵入中国新疆，不久自
立为“汗”，建立反动政权。1871 年，沙俄也出兵占领伊犁地区（今伊宁市
一带）。这样，中国的新疆面临着被肢解侵吞的危险。七十年代中期，清政
府在陕甘总督左宗棠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抓紧了进军新疆的准备，接着于
1876—1878 年间进行了收复新疆的战争，粉碎了英俄企图肢解和侵吞新疆的
阴谋。

                                                                
① 阿古柏（约 1825—1877），真名为穆罕默德·亚库甫，浩罕安集延人，塔吉克族（一说乌兹别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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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英俄争夺中亚和武装入侵新疆

一、英俄对中亚的争夺

1861 年以后，沙皇俄国由于对农奴制度实行了改革，资本主义有了很大
发展，迫切要求掠夺新的地盘，以便从国外攫取更多的财富，加速自己的发
展，赶上和超过西欧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由于克里米亚战争（1853
—1856 年）的失败，俄国企图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遭受严重挫
折，于是，把侵略扩张的矛头转向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1864 年，俄国开始
向邻近中国新疆的浩罕①发动军事进攻。同年，沙俄从中国西部边境割去四十
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妄想侵吞整个新疆。当时，英
国已完成了吞并印度的计划，正在积极向北扩张，不仅力图占领中亚，而且
还妄想把新疆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因此，英俄两国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
区的对抗，以及中国反对英俄侵略扩张的斗争，不可避免地紧张和复杂起来。

二、阿古柏侵入新疆

新疆古称西域，历来属于中国。它地处我国西北边疆，绝大部分地区海
拔千米以上。天山山脉由西向东，横亘中部，习惯上常称天山以南地区为南
疆（或南路），天山以北地区为北疆（或北路），哈密、吐鲁番盆地一带为
东疆（或东路）。南疆气候干燥，终年少雨，沙漠居其大半，人口聚居于塔
里木盆地边缘的富饶地区，主要城市有喀什噶尔（今喀什）、英吉沙尔（今
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乌什、阿克苏、库车、喀
喇沙尔（今焉耆），总称南疆八城。北疆气候湿润，多雨雪，水草丰盈，主
要城市有巴里坤、古城（今奇台）、乌鲁木齐、玛纳斯、伊犁（今伊宁市西
惠远）、塔尔巴哈台（今塔城）等。清朝政府平定了准噶尔贵族的叛乱之后，
于 1759 年（乾隆二十四年）正式宣布西域改名新疆。三年后，清政府在伊犁
设将军，统辖新疆一切事务，并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归伊犁将军节制），
统辖天山南路及葱岭以西诸地，从而加强了对新疆的统治。
新疆是我国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回、蒙古、乌兹别克、
俄罗斯、塔塔尔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人民的聚居区。清乾隆以后，大兴屯垦，
至同治初年，约有一百余万人，其中维吾尔族约占三分之二。由于地广人稀，
宜于放牧（特别是北疆），居民以畜牧业为主。家畜以羊、马、牛为大宗，
骆驼次之。
1864 年（同治三年）夏，新疆的回、维吾尔等各族人民，在内地人民起
义特别是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起
义，先后占领了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乌鲁木齐、玛纳斯、塔尔巴
哈台、喀什噶尔和伊犁等地。但是，这次起义不久就被当地封建主和宗教上
层人物窃取了领导权，迅速改变了起义的性质。他们乘机实行封建割据，进
行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混战，有的甚至勾结外国侵略者，进行分裂祖国的罪

                                                                
① 浩罕，一作霍罕，中亚细亚三汗国之一。它是十八世纪初乌兹别 克人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建立的封建汗

国，首都为浩罕城。居民主要从 事农业，畜牧业和商业也较发达，常与中国新疆喀什噶尔等地通商。1876

年，浩罕汗国被沙俄吞并。



恶活动。当时，新疆地区出现了几个互不统属的封建割据政权，其中主要的
有：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了和卓（即黄和卓）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包
括玛纳斯和吐鲁番在内的妥明（或称妥得璘）“清真王”政权，以和阗为中
心的哈比布拉“帕夏”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塔兰奇“苏丹”政权，以喀什
噶尔为中心的回族金相印和柯尔克孜族思的克为头目的封建地主政权等。
思的克、金相印等占领喀什噶尔回城（今喀什市）后，久攻仍由清军控
制的汉城（今疏勒）不下，便向英国支持的浩罕汗国乞援。同时，思的克为
了利用宗教贵族的力量统治喀什噶尔一带人民，要求浩罕统治者将匿居于浩
罕的新疆宗教贵族后裔张格尔①之子布素鲁克遣返喀什噶尔为王。当时的浩罕
摄政王阿里姆·库里，决定派遣在军队中颇有名气的阿古柏“护送”布素鲁
克前往喀什噶尔，乘机排除阿古柏这个政敌。1865 年 1 月，阿古柏与布素鲁
克纠集一批歹徒侵入我国境内。阿古柏善于玩弄阴谋权术，他被思的克迎入
喀什噶尔回城以后，立即把思的克赶走，夺取了统治权。同年 4月，阿古柏
派兵攻占由思的克控制的英吉沙尔回城，随即又占领英吉沙尔汉城，守城清
军二千人惨遭杀害。9 月，困守喀什噶尔汉城的绿营守备何步云接受阿古柏
的重金贿买，率清军三千人投降。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奎英等举家自尽。不久，
一伙在塔什干败于俄军的浩罕兵七千余人侵入南疆，到达喀什噶尔，进一步
增强了阿古柏的势力。布素鲁克见阿古柏的权势不断扩大，密谋剪除他。但
事机暴露，许多人因而被杀，布素鲁克也成了阿古柏的阶下囚。这样，阿古
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成了喀什噶尔至英吉沙尔一带地区的最高统治
者。
1866 年秋，阿古柏侵略军攻占叶尔羌。年底，又用诱骗手段擒杀哈比布
拉而据有和阗。1867 年初，阿古柏将布素鲁克驱逐出新疆，于喀什噶尔自称
“毕条勒特汗”（又译作“巴达吾来特汗”，意为“洪福之汗”），并悍然
宣布成立伪“哲德莎尔国”②。同年夏，阿古柏率军东侵，夺占了热西丁和卓
占据的乌什、阿克苏、库车、库尔勒等地。1870 年 10 月，阿古柏军先后攻
占妥明控制的达坂城和吐鲁番，妥明军头目马仲、马人得投降。11 月下旬，
阿古柏军又攻占乌鲁木齐，妥明投降。接着，又派兵袭取玛纳斯。之后，阿
古柏返回南疆阿克苏新建的宫殿，俨然以全疆统治者自居。
1873 年 9 月，陕甘回民起义军首领白彦虎从甘肃逃到新疆，不久在吐鲁
番投降了阿古柏，与侵略者勾结在一起，进行危害祖国统一的罪恶活动。
阿古柏侵入新疆，建立起反动的“哲德莎尔”政权后，对新疆各族人民
实行极其残暴的殖民统治。他将侵占地区划分为若干个维莱耶特（相当于
州），其下又分为若干个阿克莎卡尔（相当于乡）。维莱耶特设阿奇木（相
当于州长），阿克莎卡尔设谢尔卡尔（相当于乡长）。
在阿古柏的反动统治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广大农牧民在交纳宗教税、
农业税、军税、附加税等种种赋税之后，只剩下收获的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

                                                                
① 张格尔（？—1828），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和卓波罗尼都（即 “大和卓木”）之孙。1820—1827年（嘉

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七年）间，在  英国支持下，由浩罕侵入新疆，煽起南疆西四城叛乱。1828年被擒，解  往

北京处决。
② “哲德莎尔”，突厥语，意为七城，故“哲德莎尔国”又称 “七城汗国”。七城说法不一：一说指喀什噶

尔，叶尔羌、和阗、乌什、 阿克苏、库车、吐鲁番七城；一说有喀喇沙尔而无乌什；另一说有喀喇 沙尔、

英吉沙尔而无吐鲁番、乌什。



一。除了敲骨吸髓的剥削外，阿古柏还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并利用宗教信
仰进行殖民统治。他规定妇女不戴面纱不准上街，并强令“军民髡发，易回
服”①；对于不愿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则肆意残杀。
阿古柏的军队（约五六万人）分为骑兵（吉杰特——意为“年青的兵士”）、
步兵（沙尔巴兹——意为“勇敢的兵士”）和炮兵（托普奇）组成，还有部
分抬枪兵。轻武器起先以火绳枪和燧石枪为主，后来装备了大批撞针枪，还
有部分连发枪。炮兵大都使用克虏伯和阿姆斯特朗等较先进的火炮。这些轻
重武器大多数来自英国和俄国，其中又以英国供给的为主。阿古柏为了巩固
其反动统治，还在占领区内大量建筑碉堡和城池。
对于阿古柏建立的殖民政权，英俄两国从各自的侵略野心出发，都极力
予以拉拢。阿古柏为了巩固自己的殖民统治，也积极投靠英国和沙俄，成为
它们的走狗。因此，由于阿古柏入侵新疆而造成的我国西北边疆危机，实际
上有着明显的英俄侵略和争夺的背景。
英国早在阿古柏入侵新疆之初，便经常以“经商”、“游历”、“传教”
等为幌子，派遣间谍到新疆进行阴谋活动。从 1868 年开始，英国的商品、军
火和特务，便从土耳其、印度等地不断涌进阿古柏占领区。1869 年，阿古柏
派人去印度接受了英国驻印度总督给予的一大批枪支弹药。1870 年，以外交
部官员福赛斯为首的英国特派使团，带着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19—1901）
给阿古柏的亲笔信，经印度来到喀什噶尔，打算与阿占柏进一步勾结。适遇
阿古柏在东路指挥进攻吐鲁番，因而福赛斯此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进一
行密切了双方的关系。不久，阿古柏便派人前往印度“答礼”。1873 年底，
一个由三百人组成的庞大的福赛斯使团，第二次来到喀什噶尔，向阿古柏转
交了英国女王的信件和英印总督送给的一万支步枪及若干大炮。经双方密
谋，于 1874 年春签订了“通商条约”十二条，阿古柏给英国以在新疆驻使、
通商和设领等特权，英国则承认阿古柏反动政权为“合法的独立王国”，公
开进行分裂中国的罪恶活动。
对新疆凯觎已久的沙皇俄国，也阴谋假手阿古柏来达到侵占中国新疆的
目的。在阿古柏侵入新疆之后不久，沙俄便吞并了浩罕的北方领土，并随着
浩罕被肢解和布哈拉（中亚三汗国之一）军队在 1866 年被击溃，俄国的侵略
矛头便直接指向新疆。阿古柏为了谋求沙俄对他入侵南疆的认可，于 1866
年非法与沙俄订立所谓“协议”，约定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行动，互给对方
入境追捕逃人的权利等。1867 年，沙俄将尚未完全征服的中亚三汗国命名为
“俄属土尔克斯坦”（亦称“西土尔克斯坦”），称我国新疆为“东土尔克
斯坦”，其侵吞新疆的野心已暴露无遗。次年，沙俄先后派遣使者和军官至
喀什噶尔，和阿古柏进一步勾结。由于此时沙俄在中亚的扩张已经得手，它
要求阿古柏步中亚诸汗的后尘，向沙皇称臣纳贡，借以将阿古柏窃据的中国
新疆南部地区纳入沙俄的统治范围。但沙俄的贪欲，引起了阿古柏的疑忌，
使他进一步向英国靠拢，以谋求英国的更大支持。

三、沙俄强占伊犁

由于阿古柏进一步投靠英国，沙皇俄国政府恼羞成怒，积极图谋用武力

                                                                
① 曾毓瑜：《征西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第三册，第 44页。



强占伊犁地区，进而夺取整个新疆北部。因此，当阿古柏由南疆向北疆窜犯
时，俄国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立即上奏沙皇，“列举各种理由，说明必须
对伊犁进行占领，以保障边境安全和对抗阿古柏的意图”①。1870 年秋，俄
国派兵进驻特克斯河上游，侵占天山穆查尔特山口（冰岭），扼住伊犁通往
南疆的交通要道；同时，派兵入据我国博罗胡吉尔（赛里木湖西）地区，对
伊犁构成夹击之势。这是俄国用武力侵占伊犁并进一步侵略新疆的一个重大
步骤。
伊犁位于伊犁河谷地中心，是我国西北边陲重镇，清政府统辖新疆南北
两路的伊犁将军治所，即设于此。伊犁河横贯伊犁地区，自东向西注入巴尔
喀什湖。伊犁既是通往中亚的要冲，又是新疆西部地区联系南北两路的枢纽，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沙皇俄国对我国伊犁地区垂涎已久，亟欲侵占。1871 年
夏，俄国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命科尔帕科夫斯基率兵近二千人，悍然进犯
伊犁地区。伊犁人民同俄国侵略军浴血苦战了五十个昼夜，最后由于粮尽弹
绝，加上地方割据政权上层人物的叛降，伊犁九城①被俄军侵占。同年冬，俄
国又派军队由伊犁东进，企图夺取乌鲁木齐。俄军把前锋部队伪装成商队，
带着大批驼马货物向东开进。新疆人民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民团领袖徐学功
预先在玛纳斯西八十里的石河子布置埋伏。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伏兵四起，
歼敌数十名，并缴获驼马二千多匹（峰），迫使俄国侵略军狼狈逃回伊犁。
沙俄强占伊犁，也是向阿古柏炫耀武力，阻止其由玛纳斯继续向西北扩
张。阿古柏在俄国的军事压力下，于 1872 年 6 月同俄国非法签订了“通商条
约”五条。俄国承认阿古柏为“哲德莎尔元首”，阿古柏则同意俄国人可以
在南疆自由通商和旅行，设置商务专员，并规定进出口税仅按 2.5％征收等
等，从而扩大了俄国对新疆的侵略特权。
沙俄强占伊犁地区后，撤销中国设在那里的一切机构，非法拘留和拷打
清政府派去的官吏。同时，对占领区人民“横加赋敛，中户每年纳丁畜税银
十数两，上户数十百两，最下亦须数两，兵役、通事人等供应需索在外，日
朘月削，劳扰不堪”①。
对于阿古柏和沙俄的最黑暗最野蛮的统治，新疆各族人民不断地进行反
抗斗争。例如，被阿古柏任命为乌鲁木齐阿奇木的马仲，就是因他充当侵略
者的走狗、鱼肉人民而被民军所诛 杀的。在伊犁，“所有满、绿、索伦、锡
伯、察合尔、额鲁特各营，以及民人，并有晶河（今精河）土尔扈特贝勒等
人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②。新疆人民为了摆脱黑暗统治，为了维护
祖国的统一、盼望中国政府早日出兵赶走侵略者，光复失地。

                                                                
① 茨楚勒：《土尔克斯坦》第二卷，第 168页，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 191页。
① 清乾隆期间，先后在新疆伊犁河北今伊宁市和伊宁、霍城二县 境内修筑塔勒奇（今霍城县治西）、绥定

（今霍城县治）、惠远（今霍 城县治南）、惠宁（今伊宁市西北）、宁远（今伊宁市）、广仁（今霍 城

县治北）、熙春（今伊宁市西北）、瞻德（今清水河子）、拱宸（今 霍城）等城，总称“伊犁九城”。伊

犁将军驻惠远城。
① 左宗棠：《俄国哈萨克人来著勒土斯山游牧陈明办法片》，《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五，第 29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四，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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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清政府的战略方针和战争准备

一、收复新疆和“缓进急战”、“先北后南”方针的确定

当阿古柏入侵新疆和俄国强占伊犁之际，清王朝正忙于镇压内地人民起
义。其间，清政府曾命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自甘肃赴新疆，会同尚留在巴里坤
的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收复乌鲁木齐。但成禄一直逗留于甘肃高台，迁延不进。
1873 年，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肃州（今甘肃酒泉）之役结束后，清政府便抓
紧收复新疆的准备工作，将成禄革职拿问，改派参加肃州之役的原乌里雅苏
台将军金顺率军（包括成禄旧部）①出关，屯于巴里坤。景廉部则由巴里坤进
驻古城。随金顺出关的还有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骑兵一营一起（一起相当于
半个营）。先于金顺出关的则有广东陆路提督张曜所统河南嵩武军十四营（步
兵十二营、骑兵二营），屯于哈密。出关的金、张、额三军的总人数共计一
万数千人。1874 年 9 月，清廷命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帮
办大臣；又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转运事宜，以侍郎袁保恒为帮办。
正当清政府陆续派兵出关，准备收复新疆之际，日本侵犯台湾②，东南沿
海防务吃紧，于是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场塞防与海防的争论。当时同治帝
（清穆宗载淳）刚死，光绪（清德宗载淳）新立，西太后那拉氏临朝称制，
因此，清政府在收复新疆问题上一度犹豫不定，难以决策。直隶总督兼北洋
大臣李鸿章主张放弃塞防（也就是放弃新疆），专重东南沿海的防御。他声
称“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③，要求
把用兵新疆的费用移作海防之饷。陕甘总督左宗棠则主张塞防与海防不可偏
废。他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当务之急则是立即出兵
收复新疆。“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
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哈
朗特）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
所妨”。①

左宗棠镇压过太平天国和陕甘回民起义，但在国家领土完整遭到严重危
害的关头，他主张抵抗英俄侵略，收复新疆，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和新疆各
族人民愿望的。清廷在全国舆论要求抵御英俄及其走狗阿古柏的侵略的压力
下，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爱国主张，于 1875 年（光绪元年）4月正式作出了
收复新疆的决定。5 月 3 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
顺为乌鲁木齐都统，仍帮办新疆军务。同时，撤销了景廉和袁保恒在新疆的
任职，调回北京，从而使左宗棠掌握了收复新疆的最高指挥权。景廉调京后，
所部各营由金顺接统。
左宗棠认为，阿古柏已与白彦虎、马人得等勾结在一起，占据了新疆大
部地区，控制着南疆和北疆的许多战略要地及交通要道，是当前的主要威胁。
沙俄虽然居心叵测，但对于占领伊犁地区，曾假惺惺地表示“并无久占之意”，

                                                                
① 金顺所部号称三十营，成禄旧部号称十七营，实则都仅半数，后左宗棠将其合并为二十营。
② 1874年，日本在美国支持下出兵侵略台湾。台湾人民据险抵抗，侵略军遭到重大伤亡，无法前进。后美

国出面“调停”，清政府赔偿日本白银五十万两，日本撤兵。
③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第 19页。
① 左宗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 36页。



“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②因此，决
定以消灭阿古柏入侵势力为第一期作战目标，而驱逐伊犁地区的沙俄侵略军
则作为第二期作战目标。
根据敌我情况和新疆地区的地理条件，左宗棠提出了一个“缓进急战”、
“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
关于“缓进急战”。新疆地处西北边陲，远离内地，交通不便，人烟稀
少，产粮不多。经过长期的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战争之后，陕甘地区的粮食
十分缺乏；新疆地区也由于连年战乱，“户口凋敝，田地荒芜”①，粮食同样
短缺。因此，左宗棠认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钝迟速，机
括全系乎此。”②鉴于这种情况，宜采取“缓进”的方针，以充分做好兵员的
调集，军饷的筹措，粮食的采办、转运和屯集，以及军火的购制等工作。又
鉴于运输线过长，极易遭敌袭扰和切断，决定在粮运和进军出发地准备好之
后，则力求速战速决，避免旷日持久。
关于“先北后南”。在作战方向上，是先北后南，还是先南后北，开始
清政府内部的看法并不一致。景廉在 1874 年曾有对天山南北同时发起进攻的
三路并进的方案；1875 年春，清廷又发出“张曜，宋庆两军，或北至古城，
合兵进取，或由南路进攻吐鲁番”③的谕示。左宗棠受命之后，主张首先收复
北疆，然后进军天山南路。从敌情方面看，当时，阿古柏的主力部署在天山
以南，天山以北主要是马人得、白彦虎等武装，力量较弱。因此，左宗棠认
为：“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当北
路进兵时，阿古柏有可能督军北援，经过几次较大的战斗，马、白等部或可
歼灭，而阿古柏军亦多就戮，“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势较易，是致力于北而
收功于南也”。④从地理条件看，左宗棠认为“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⑤，
因而亦应先北后南。清军当时尚控制哈密、巴里坤、古城、济木萨等要点，
可以保障新疆与内地的交通。尤其是天山东部的哈密，系新疆通往内地的咽
喉，东北与乌里雅苏台相呼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政府虽然失去了吐鲁
番、乌鲁木齐等要地，但仍有哈密、巴里坤可以作为进军北路的进攻出发地
和补给地。只要收复了乌鲁木齐，就能扼其总要，驻守有地，然后加兵南路，
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此外，左宗棠还考虑到，首先克复乌鲁木齐，对于制
止伊犁俄军东窥，也是大有裨益的。
对于具体的进军方案，左宗棠本着“兵事未可遥度，然大致必须先为筹
及”的精神，也作了安排，大体步骤是：“先北路而后南路”，进攻古牧地，
乌鲁木齐时，如果阿古柏敢于增援北路，则“猛打数仗”，“挫其凶锋”，
以张军威；北路克复后，刘锦棠部“下兵南路”，与此同时，张曜部由哈密
西攻吐鲁番，“节节扫荡而前”，“壮后路声威”，以保证刘锦棠部“长驱
大进”；待“吐鲁番之守既固，后路无虞”之后，张曜、徐占彪所部“分途

                                                                
②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交涉二，第 2页。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续录》，光绪一，第 20页。
② 左宗棠：《金军未能迅速出关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三，第 68页。
③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续录》，光绪一，第 21页。
④ 左宗棠：《新疆贼势大概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 34页。
⑤ 左宗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 35页。



并进，一向阿克苏，一向叶尔羌，则南路大局亦可速定”。①

二、以筹粮、整军为中心的战争准备

为保障收复新疆的战争得以顺利进行，清军根据左宗棠所提出的战略方
针，进行了较充分的战争准备。

（一）筹集军饷

进军新疆，主要是继续使用原陕甘军费中的各省关协饷，即浙江、广东、
福建等省的协饷和上海、福州、广州、汉口、宁波五个海关的关税，以及浙
江、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江苏、安徽七省的厘金。此外，还通过举外
债、借商款等办法，较快地解决了所需的大批军饷。军费的数量是庞大的，
仅外债一项，据统计，自 1875 年 4 月至 1881 年 5 月，由左宗棠承借和胡光
墉经手，以“西征借款”名义，先后向丽如、怡和、汇丰三个洋行借银就达
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两之多①。

（二）采运军粮

左宗棠组织了一套庞大的机构，专门负责军粮采运工作。粮源和粮运线
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以肃州为起站，在此设一粮局，采购甘州、凉州、肃
州等府州粮食。北路以归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为起站，在此设置西征采
运总局，并在包头、宁夏（今宁夏银川市）等地设分局，采购归化、包头、
宁夏一带的粮食，经由外蒙古南部商道运送到巴里坤和古城等地；同时，大
力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带采购粮食，径运巴、古等处备用。在运输方法
上，南路安西以东以车运为主，安西至哈密，哈密至巴里坤，均用驼运，在
肃州、安西、哈密各建可存粮二万石的仓库，采取节节转运的方式；北路以
骆驼运输为主，采取直达方式，即由归化驼行三十余日直抵巴里坤。截至 1876
年夏季为止，运存于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处的军粮达二千余万斤。
这些粮食主要是供给军队开进和战争初期的需要，尔后主要靠就地取给和军
屯生产解决。
左宗棠深知仅靠关内运粮是不行的，因而强调塞外用兵“非力行屯田不
可”，并且认为，“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民有余粮，
“皆可给价收买，何愁军粮无出？官军能就近买粮，省转运之费不少”。②

在就地取给中，巴里坤、古城、济木萨（今吉木萨尔）一带约可购粮四五万
石。军屯产粮为数也不少，仅张曜部在哈密屯垦的二万亩地，每年就产粮数
千石。在大力屯垦的同时，为了改变边塞荒凉和交通不便情况，左宗棠还下
令大力筑路，并夹道植柳，后人称“左公柳”。①

                                                                
① 左宗棠：《答张朗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六，第 20—21页。
① 参见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9）》第 6页。
② 左宗棠：《与总统嵩武军张朗斋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四，第 6 — 7页。
① 1878年，杨昌浚奉诏赴西北参与筹边（任甘肃布政使），见到 驿路两旁杨柳绿荫成行，写下七绝一首：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 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通过俄商购粮也是一条途径。“俄商”索斯诺夫斯基（沙俄陆军上尉）
愿意采买五百万斤粮食包运到古城。另一“俄商”也揽办了一千万斤粮食，
由乌苏包运到昌吉。这批粮食实际上是伊犁地区出产的小麦。俄国准许出售
粮食的真实目的，是企图利用军粮问题达到其坐观局势变化，伺机干预和梗
阻清军的行动。②但是，由于阿古柏反动政权的迅速瓦解，沙皇俄国未能达到
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清军从肃州至哈密的进军是很艰苦的。这段路程一千五百八十里，人烟
稀少，水草缺乏，行军十分困难。从肃州到安西一段六百六十里，清军的开
进方法是，先将甘、凉的粮秣运至肃州，再由肃州运至玉门，然后第一批部
队开至玉门就食，接着用私驼把玉门存粮运往安西，腾出部队辎重队回肃州
转运第二批粮食，第二批部队再随之出发。余均仿此办理。部队抵安西之后，
稍作停顿，又分批前赴哈密。由安西到哈密一段九百二十里，一路戈壁，水
草为艰，由于每日宿营地的水源不足千人之用，所以每批一千人，裹粮而行。

（三）整顿军队

左宗棠认为：“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①鉴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
的肃州之战刚刚结束，“各军劳乏过甚，损折亦多，亟须整理，⋯⋯若干各
营中零星抽拨，凑合成营，则兵将两不相习，恐难骤收实效”，因此，他主
张在进军新疆以前，“酌量汰撤，稍节虚糜”。②截至 1875 年初，各路楚军
和原在甘肃的部队陆续裁遣四十余营（二万余名），仅存一百四十一营，省
常年饷银二百余万两。③其中金顺所部原来号称三十营，成禄旧部号称十七
营，经过整顿，两部合并为二十营，减少二十七营。原在新疆的景廉旧部号
称三十七营，由金顺接统后，汰弱留强，归并为十九营。其他原在新疆的部
队也都先后逐加甄别裁并，以免虚糜粮饷。

（四）改善装备

通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量购买外国武器装备，加之洋务运动④中兴办起

                                                                
② 索斯诺夫斯基供称：“假如七万武装良好、守纪律、善战但由于 缺粮而无法作战的军队，依靠我们的给

养，那末请注意——所有的机会 都会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同意让步和达成协议，就给你们粮食；不同 意，

就不给你们粮食，并要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这就是与左 宗棠订约时所依据的前提。”（索斯

诺夫斯基等：《1874—1875年对中 国的考察》第 546页，转引自复旦大学编《沙俄侵华史》第 219页。）
① 左宗棠：《官军出关宜分起行走并筹粮运事宜折》，《左文襄 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四，第 45页。
② 左宗棠：《请敕张曜额尔庆额带所部出关并简重臣总司粮台 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四，

第 25页。
③ 参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 34、46页，及《左 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四，第 44页。
④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通常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 十年代期间，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官

僚（中央以奕䜣、文祥等为代 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 推

行的、以采用某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为中心内容的自救运动。运动前 期（六、七十年代）以“求强”为主

要目标，大力引进西方军事装备和 军工生产技术，创办制造局、船政局等近代军事工业，筹办海防，训练

新式军队等等。后来，洋务派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因  此，运动后期（七十至九十年代）在

“求强”的同时，开展以兴办近代 民用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求富”活动。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性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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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军事工业陆续投入生产，为改善军队装备提供了一定条件。左宗棠接任
陕甘总督以来，先后在西安、兰州创设制造局，就地制造军火，并在上海、
汉口、西安等处设立采运军需军火的专门机构。这些固然是为镇压陕甘回民
起义而设，但对于尔后收复新疆的战争，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至 1874 年，
兰州制造局已能仿造当时较为先进的德国后膛开花炮和后膛七响枪，并改进
部分清军旧式枪炮，以图“参中西之法而兼其长”①。鉴于阿古柏匪军的枪炮
多系英国装备，数量较多，左宗棠也给出关清军补充了大量枪炮弹药（多系
德国制造），从而改善了军队的武器装备。
清军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准备之后，于 1876 年开始了收复新疆的作战（参
见附图十三）。

                                                                                                                                                                                         

它种种原因，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资本 主义和近代工业的发展。
①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四，第 49页。



第三节  北疆的收复（1876 年 7 月—11 月）

一、作战部署

1876 年 4 月 7 日，左宗棠从兰州移驻肃州，准备发起进攻。当时，清军
已出关的兵力有：广东陆路提督张曜的河南嵩武军十四营和总兵桂锡桢的骑
兵一营一起，驻哈密；乌鲁木齐都统金顺的马步三十九营（包括归其统辖的
景廉旧部马步十九营）和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的骑兵一营一起，驻巴里坤、
古城一带。左宗棠命张曜所部固守哈密，防敌由吐鲁番东犯；命金顺部进驻
济木萨，监视敌人行动。4 月底，总理行营营务、湘军统领刘锦棠率马步二
十五营分批入疆，经哈密前往巴里坤。不久，记名提督徐占彪率所部蜀军马
步五营也出关继进。至此，先后出关各军总计八十余营。加上原在新疆的伊
犁将军荣全所部八营（驻塔尔巴哈台）、哈密办事大臣文麟所部四营（驻哈
密）等，总兵力约六七万人。此外，在星星峡以东担任警备的部队尚有二十
余营，起着战略预备队的作用。左宗棠率亲兵数营，坐镇肃州指挥，“其前
路进止机宜，悉委总统湘军刘锦棠相机酌度”①。
清军按照先北后南的既定方针，第一个目标是收复南北疆的交通要冲乌
鲁木齐。左宗棠命刘锦棠和金顺两部担负此项任务。
乌鲁木齐位于东西天山接合部的北麓，三面环山，北部及西北部较为开
阔，但有古牧地（今米泉）为其外卫，南面有天山作为依托，地形比较险要。
由济木萨西行二百四十里是阜康，由阜康又西南行百里是古牧地，古牧地的
西南才是乌鲁木齐。因此，左宗棠认为，“官军必先攻古牧地，撤乌垣、红
庙（乌鲁木齐汉城，即迪化州城）之藩篱，乃可成捣穴犁巢之举”②。
阿古柏得知清军西进的消息后，急忙从阿克苏赶到托克逊，调兵遣将，
布置防御：命妥明余党马人得、马明和白彦虎等分守乌鲁木齐、昌吉、呼图
壁、玛纳斯、古牧地等地，企图以天山为依托，以乌鲁木齐为支柱，控制南
北疆的交通要冲，阻止清军南下。鉴于达坂城及其东南的狭窄河谷是东西天
山的接合部，为乌鲁木齐通往吐鲁番、辟展（令鄯善）、托克逊的交通咽喉，
派重兵把守；为了防止清军从哈密、巴里坤方向进攻吐鲁番，还派兵一部控
制要点胜金台及辟展、七克腾木（今七克台）等地。阿古柏的主力部署在吐
鲁番和托克逊：吐鲁番由布素鲁克之侄艾克木汗防守；托克逊由阿古柏之次
子海古拉（即哈克·库里）防守；阿古柏本人则在托克逊督战。其总兵力约
四万人。

二、作战经过

1876 年 7 月，刘锦棠率所部各营到达巴里坤，并进驻古城，侦知马人得
踞乌鲁木齐，白彦虎踞红庙子，马明踞古牧地。根据当面敌情，刘锦棠于 21
日轻骑赴济木萨，与金顺商议进军事宜，并察看地形。28 日，金顺部进驻阜
康城，刘锦棠部则于城东的九运街扎营，沿途各要隘均派营守护。此时，马
明已被阿古柏逮往南疆（阿古柏和白彦虎怀疑他与清军私通），古牧地由王

                                                                
① 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二，武功记二，第 8页。
② 左宗棠：《出关诸军进至古城留防要隘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 61页。



治、金中万率兵数千驻守。为阻止清军前进，白彦虎等由红庙移据古牧地，
阿古柏也派出部分侵略军助守。刘锦棠考虑到当时正收获麦豆，有粮可因，
“虽后队尚未到齐，然师期不宜再缓”①，毅然决定提前进攻古牧地。
从阜康至古牧地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大道，从阜康县城西行二十里至西
树儿头子，有废渠可引县西之水供给饮用，但从此再往西五十里至黑沟驿，
除甘泉堡有可供百人一天的饮水外，全是戈壁，供水困难；另一条是途经黄
田的小道，水源充足，但敌军已在该处筑卡树栅，严密防守。显然，白彦虎
企图引诱清军由大道越过五十里戈壁而来，迫使其处于前阻坚城、人马渴乏
的不利境地。
8 月 8 日，刘锦棠率军进至阜康县城西十里处，开沟引水，节节疏通，
将水引至西树儿头子，就地筑垒。9 日，派出步骑各队故意在甘泉堡掘井挖
渠，佯装要从大道进攻。10 日夜半，刘锦棠与金顺所部突然从小路偷袭黄田。
11 日清晨到达后，迅速抢占附近高地。接着，金顺所部从右路进攻，刘锦棠
所部从左路进攻。左路又分为两翼：左翼以总兵余虎恩、陶鼎金的骑兵为前
锋，总兵谭拔萃、参将董福祥、副将张俊的步兵殿后；右翼以提督黄万鹏的
骑兵为前锋，总兵谭上连和提督肖元亨、戴宏胜、谭慎典、汤秀斋的步兵殿
后。炮兵及辎重随后跟进。左路左翼的余虎恩和右翼的黄万鹏两支骑兵分驰
下山，敌军骑兵也向前迎战。由于清军勇猛冲击，敌骑不支，不得不出动步
兵配合作战，妄图阻止清军骑兵的进攻。此时，清军骑兵分张两翼，向敌左
右包抄，谭拔萃、谭上连、董福祥等则率步兵投入战斗，由中路攻击敌军。
于是敌军阵势大乱，刘锦棠督率步骑各营乘胜追杀至古牧地。与此同时，右
路的金顺部也取得了胜利。刘锦棠鉴于古牧地城池坚固，不易很快攻下，便
回驻黄田。
8月 12 日，清军进扎古牧地城东和东北。13 日清晨，阿古柏派往北疆的
数千骑兵在阿托爱的率领下，从红庙来援。刘锦棠针对敌人已在城东和东北
的山地依山筑垒，加强了外围防御，并得到阿古柏派兵增援等情况，决定采
取先扫外围，再攻坚城的战法。他当即命余虎恩、黄万鹏率骑兵驰赴山前严
阵以待，并派步兵一部为后应；命步兵分两路攻取山垒，分两路夺占南关；
命炮兵构筑临时炮台，配合步兵轰击山垒和南关之敌。战斗打响后，清军很
快夺占了山垒和南关，守敌退入城中。赶来增援的阿托爱所部骑兵也被清军
骑兵击败，向南溃退。
刘锦棠和金顺策马巡视古牧地，知敌军守备甚严，必须强攻，便令各营
四面包围敌人：金顺部在城正西、西北、西南三面筑垒；刘锦棠部在城正北、
东北、正东、东南、正南筑垒。与此同时，抽派兵勇于南城外昼夜赶修炮台，
要求以高过城墙一丈为度；其它各面炮台也都培土铺板，以便安炮。8月 15
日，炮台竣工，刘锦棠命谭拔萃率千总庄伟等用开花大炮轰塌古牧地东北面
城墙，并对准缺口进行了连续轰击。16 日，将开花大炮移至城之正东，轰开
另一个缺口，接着用开花小炮及劈山炮继续进行轰击。夜半，刘锦棠传集将
领布置攻城任务：命谭拔萃督同提督席大成、副将汤仁和率兵三营由城东北
缺口进攻；谭上连督同肖元亨、戴宏胜率兵三营由正东缺口进攻；知府罗长
祜督同副将杨金龙及庄伟率亲兵用开花大炮轰击南门，并调标针快响枪、七

                                                                
① 左宗棠：《会师攻拔古牧地坚巢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大概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

八，第 73页。



响洋枪以及劈山炮配置于开花大炮两侧，同时轰击南门；命谭慎典、董福祥
等率部潜伏墙壕待机，一旦南门轰开，即行攻入；命知州袁尧龄、提督唐国
华等率部列队于城南左右两侧，准备接应，并截击逃敌；命余虎恩、黄万鹏、
陶生林等率骑兵一部分布于正南一带山冈，提督张春发、陈广发率步兵两营
分布于城西南一带平地，担任警戒和截击逃敌的任务。
8月 17 日黎明，炮兵轰塌南城，攻城部队冲入缺口，各以火药包投向敌
人。后续部队迅速挖土填壕，涌入城中展开巷战。金顺所部亦由东北面并进。
敌军大部被杀，少数由缺口逃出者，也被预伏的清军歼灭。当时白彦虎未在
城中，幸免一死。守城头目王治、金中万及阿古柏的部将多人均被击毙。
这次战斗，歼敌近六千人（其中有阿古柏兵三百五十八人），俘敌二百
一十五人，获战马二百余匹以及火药、硝磺数千斤。清军阵亡一百五十八名，
伤四百五十人。
攻克古牧地时，清军缴获守城敌军头目王治、金中万向乌鲁木齐求救的
信件一封，上有马人得的批复：“乌城精壮已悉数遣来，现在三城（按：即
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及妥明所筑的伪王城）防守乏人，南疆之兵（按：指阿
古柏军）不能速至，尔等可守则守，否则退回乌城，并力固守亦可”①。刘锦
棠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不失时机地乘虚蹈隙，除留两营兵力扼守古牧地外，
即率所部于 8月 18 日黎明急速向乌鲁木齐挺进。白彦虎和马人得不料清军来
得如此迅速，一闻炮声，即弃城向达坂方向逃跑。清军在乌鲁木齐城北十余
里处，即发现敌人有弃城南逃的企图，刘锦棠当即命余虎恩率骑兵三营、谭
拔萃率步兵四营由左路追击，命黄万鹏率骑兵一部、谭上连率步兵四营由右
路追击，命谭慎典等率步兵三营向乌城疾进。敌人望风溃逃，清军立将乌鲁
木齐、迪化州城及伪王城收复。阿古柏所遣援军五千骑进至达坂城后，闻败
而止。
乌鲁木齐收复后，左宗棠命刘锦棠驻守该城，并继续搜捕山中逃敌；命
金顺挥军西进，攻取乌鲁木齐以西各城。盘踞于昌吉、呼图壁与玛纳斯北城
之敌如惊弓之鸟，清军尚未到达即弃城逃走。惟玛纳斯南城之敌，凭借城垣
坚固，地形开阔，易守难攻，仍并力死守。9 月 2 日起，金顺率部从昌吉进
攻玛纳斯南城，久围不克。10 月 4 日，刘锦棠派罗长祜、谭拔萃、董福祥等
率部增援。10 月 13 日，伊犁将军荣全也率部前往合攻。直至 11 月 6 日，才
将玛纳斯南城攻克。至此，天山以北，除伊犁地区外，所有敌占据点全部克
复。这时冬季来临，大雪封山，不便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清军利用这一机
会，一面继续肃清残敌，一面就地整训部队，并征集粮秣，建立采粮和转运
机构，准备明春向南疆进军。
乌鲁木齐的收复，具有重要意义。诚如左宗棠所说：“不得乌鲁木齐，
无驻军之所，贼如纷窜，无以制之，不仅陕甘之忧，即燕晋内外蒙古，将无
息肩之日。若停军巴、古以东瘠区，兵少无以扼奔冲，兵多徒以耗军饷，⋯⋯
断难为持久之计”①。由于北疆作战的速战速决，使清军巩固了在新疆的战略
地位，不仅解除了敌军窜犯内地的后顾之忧，更为以后进军南疆创造了有利

                                                                
① 左宗棠：《详陈攻拔古牧地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战状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文襄公全集·奏

稿》卷四十九，第 3页。
① 左宗棠：《详陈攻拔古牧地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战状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文襄公全集·奏

稿》卷四十九，第 6页。



的条件。



第四节  南疆的收复（1877 年 4 月—1878 年 1 月）

一、三路并进，打开南疆门户

1876 年 9 月中旬，当围攻玛纳斯南城的战斗尚在进行之际，左宗棠即上
奏清廷，提出让金顺所部（当时已增至四十余营）留守北疆各城堡要隘，办
理善后事宜，“调张曜、徐占彪会同刘锦棠进规南路，并增派马步各营及枪
队炮队赴前敌助剿”①。 清廷同意左宗棠的建议，并多次催促他“饬令刘锦
棠等约定师期，并力进取南路，迅扫逆氛”②。
清军在北疆的胜利，使阿古柏的支持者英帝国主义惊惶不安。英国驻华
公使威妥玛一面阻挠英商向清政府贷款，一面代阿古柏进行所谓“请降”，
要求清政府准许阿古柏伪政权作为“属国”而继续存在。阿古柏为了配合英
国的调处阴谋，命令“各处不要和清军纠杀”，暗中则加紧部署防御。他下
令在达坂另筑一新城，控制东西天山的隘口，以其大通哈（即大总管）爱伊
德尔胡里防守，并增派骑兵四五千人，使之成为天山北面的防守要点。东面
则以重兵防守吐鲁番（驻有骑兵三千五百人、步兵五千人、炮二十门）。该
处原有满汉两城，后又筑一坚固高大的伪王府。白彦虎、马人得溃逃南疆后，
阿古柏将他们派往吐鲁番，加强该处防御。由海古拉驻守的托克逊有骑兵四
千、步兵二千、炮五门，并新筑两城以资防守。阿古柏本人则坐镇喀喇沙尔
指挥。这样，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构成鼎足之势，而以托克逊为重点。
左宗棠根据敌人部署，判断阿古柏军“守吐鲁番者拒哈密官军，守达坂
者拒乌垣官军，皆所以护托克逊坚巢也”①。他针对敌人的企图和设防情况，
于 11 月初提出了一个三路并进的作战方案，即由刘锦棠、张曜、徐占彪各部
克复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打开南疆门户，然后乘胜西进，收复所有
失地。具体部署是：刘锦棠部由乌鲁木齐南下，进攻达坂城，为北路；张曜
部由哈密西进，为东路；徐占彪部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为东北路。张、
徐两部在盐池取齐，协力攻取七克腾木、辟展和吐鲁番。得手后，立即指向
托克逊。届时如达坂未克，即配合刘锦棠部会攻达坂，以收夹击之效。左宗
棠预计，“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处”，“三处得手，则
破竹之势可成”。清军能否攻下达坂，进而克复吐鲁番和托克逊，是关系到
战争全局的一次作战。为了慎重起见，左宗棠一再强调：“察酌彼己情形，
仍非缓进急战不可。”②

按照上述方案，清军用了较长的时间调运粮食，补充兵力，调整部署，
巩固后方。当时，刘、张、徐三部共计马步四十余营。左宗棠考虑到，“师
行日远，留防之兵日增，进战之兵日减”，“况转战数千里，士卒之伤亡疾
病又在所不免，额数有缺，则士气易堕”③。因此，由关内加拨副将秦玉盛马
队一营加强徐占彪部；加拨副将武朝聘马队一营加强张曜部，并令炮队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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